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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峙之美，在山、在海、在礁石、在湾
岬、在古渔村、在庙宇、在沿海公路、在
蜿蜒曲折之岸线、在沙滩、在陡崖、在航
道、在灯塔、在块石构建之民居、在春天
的漫山遍野的栀子花、水仙花。

虾峙之美，以岛形分，分三段。上段
礁岙古渔村，以人文名；中段清凉庵，以
宗教名；而下段凉湖、河泥漕，则以自然
风景名。

虾峙不独有人文自然景观之美，更
有海鲜之美。海鲜，以栅棚之张网小海
鲜和双山一带捕获之黄婆鸡与沿岸礁
石海滩捉拿之石蟹、芝麻螺、马蹄螺最
为鲜美。

黄婆鸡者，非鸡也，乃鱼也，色形皆
似黄鱼，肉质丰腴细嫩，以本地产番薯粉
加工而成之粉丝放汤，尤为鲜美矣，今日
思之，尤历历在舌、在颊齿也。

石蟹，蟹之一种，比之一般梭子蟹，
肉质更紧致，更“尖哚哚”也，唯壳较
硬，两腿尤坚，耀武扬威，威风凛凛，如
大将军之盔甲之青龙偃月刀也，须以
一副好牙口对付它。善食者，咬牙切
齿，壳碎而肉出，白莹如玉笋，见之则
喜，食之则悦也。

而栅棚者，虾峙岛中段一濒海之渔
村也，村中居民，世代以近海张网为生，
所捕获之海鲜，以虾虫孱、小杂鱼为主。虾
虫孱者，又名小龙女、豆腐鱼、龙头鱼、九肚
鱼，每至春夏，则为虾虫孱最鲜肥之时节。
一经捕得，即刻下锅，或红烧或椒盐或清
蒸或放汤，而尤以放汤最可凸显其味之
鲜美也。酱油稍注，撒以葱花，虾虫孱肉质
莹白，如玉体横陈于褐色酱汤之中，而葱
花碧绿，星星点点，沉浮期间，真是金风
玉露一相逢，叫人如何不垂涎也。

而腌制后晾晒风干之虾虫孱，俗名龙
头鲓，另有一番风味也。

虾峙不独有山海形胜海鲜之美，尚
以出产帅哥美女而闻名于世。

虾峙男子多体形高大、挺拔，脸型方
正，色呈古铜，声粗性直少文；虾峙女子
则多长腰白脸，身材高挑，谈吐大方，处
事灵活，性格开朗热情，主要分布在虾峙
渔业最发达、经济最富裕之沙峧、栅棚、
大岙、南岙、黄石等处。上世纪80年代至
90年代中后期，经济勃发，风气开放，大
岙沙头，几百米长的狭窄街道，帅哥美女
云集，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灯红酒绿，
很是热闹。

吾而立至岛，越三年辞别，距今已数
十年矣，其间偶有回归，岛上山海之形
胜、空气之新鲜、道路村落之洁净、海鲜
之美味，每每让我流连而不思返也。

虾峙昔以渔业闻名，曾有“中国渔业
看浙江，浙江渔业看舟山，舟山渔业看普
陀，普陀渔业看虾峙”一说，又为上世纪
末舟山远洋渔业发轫之地，海运业大镇，
居民普遍富庶。如今，渔村大致保持着原
生态的容貌，也未因太过闭塞而让人感
觉落后，于舟山旅游开发诸岛中，是一股
清流似的存在，别具特色。

近闻栅棚码头附近有一家小饭店，
海鲜甚是鲜美，吾突发念想，何时坐一艘
慢船，携两三子，乘长风，专程前往，大
快朵颐，兴尽而归，岂不乐乎？

虾峙之美
□刘晓鸣

我是在朋友圈看到江窑湖公园建成
的消息，才想起那年秋天跟它的偶遇。

那天，本来只是去岱山海岬公园踩
沙踏浪。返程时，路边几栋装修别致的民
宿吸引了我们，便沿着小路往里走。越过
坡顶，一半湖水一半村落的模样便展现
在眼前。刚刚还人声鼎沸的喧嚣，瞬间被
眼前这片宁静所代替。我们就这样，与江
窑湖不期而遇了。

我们好奇地沿路往湖边走去。或许
是这里少有人打扰，又有水分滋养的缘
故，湖边草木长得郁郁葱葱，格外茂盛。
各色花朵点缀其间，迎着阳光，静静开得
热闹。四下寂静极了，偶尔几只不知名的
飞鸟从天空掠过，大抵是被贸然闯入的
我们惊扰，清脆地向天鸣叫着，在水面上
轻轻打一个旋，便振翅远去。

湖的右边参差不齐地坐落着几户人
家，屋舍低矮，灰瓦石墙，院内草木茂盛，
并不打理，看着无人打扰、少有人居住的
样子。石墙根下，还歪歪扭扭地放着几个
旧陶罐和粗瓷坛子，半掩在杂草里。意外
的是，在杂乱的草丛中，竟看到一块方方
正正的石碑，上面端端正正刻着“江窑湖
古窑址”——舟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字样。

小王掏出手机查了查，“网上说两百
多年前，当地先民在此掘泥烧窑、制缸造
器，经年累月取土成洼，方才积洼成湖。这
地方本叫缸窑湖，后来缸字改成了江字。
改了个字，倒把烧窑的历史给改没了。”

“还真烧过窑！”大家来了兴致。小王
又念了几条，说岱山地处海岛，渔民捕鱼
需要缸来盛、腌，缸在当时是家家户户的
必需品，七石缸盛水，青果缸储物，绿碧
缸腌菜，说是无缸不成家。后来低温保鲜
技术有了，缸的需求少了，窑火也就慢慢
熄了。

站在石碑前，不难想象两百多年前
这里的样子：窑火天天烧着，缸坯一排排
晾着，渔船靠岸，村民把一口口缸抬上码
头运出去，制缸烧窑养活了这一带多少人
家。可眼前，草木爬满矮墙，屋舍少人居
住，只有枝头几颗柚子沉甸甸地垂着——
窑火早已熄灭，热闹散尽了。

正想着，有人伸手刚探到枝叶间，树
缝里突然闪出一双眼睛。一位老奶奶透

过枝叶盯着我们，叽里咕噜说着听不懂
的话，又急急朝屋里喊了几声。

半掩的木门后走来一位清瘦的老爷
爷。和奶奶比画着说了一阵，回头看了我
们一眼，转身回屋，拿出一根带弯钩的长
杆。他举杆对准柚枝，轻轻一勾一割，一
颗柚子落下来，捧着递到我们面前。

“给我们的？”
他笑着点点头。大家有点受宠若惊，

剥开尝了一瓣，酸甜多汁，是超市里买不
来的味道。赶紧拿面包点心回礼，老爷爷
却连连摆手，又举杆给每人勾了一个。我
们抱着沉甸甸的柚子，悄悄把面包放在
墙头，仓皇道别。走出很远回头，两位老
人还隔着墙头望着我们。

慌乱中，我们往村落深处走。越往
里，房屋越齐整，菜园、门联渐渐有了正
常村落的模样。忽然，一幢与众不同的房
屋出现在眼前。只见整面墙都是用各色
瓷砖拼的，红白绿相间，鹅卵石拼贴着墙
画，有点南洋风格的味道。最惹眼的是房
屋正中间，门楣上方刷着一条长长的白
底，上面端端正正写着几个暗红色的字
母，中间还用小圆点隔开：“NIAN·NIAN·
FENG·SHOU……”我们看着这排奇怪的
字母，一个字一个字地猜：是英文吗？还是
别的什么意思？一位同事忽然说：“会不会
是拼音？”大家试着拼了一下——“年年丰
收”！一个个笑得弯了腰，笑我们把简单
问题复杂化。

小路尽头撞见一处院子，门联写着
“潮声伴老檐前静，船影归家海上安”。院
内两层小楼，飞檐翘角，是村里的文化礼
堂。大姐说，这是由上世纪70年代的老
礼堂改建的，爱心人士捐资，成了孤寡老
人、五保户的居家养老服务点。早年船员
出海一走就是一年半载，家里老人无人
照料。后来船员们赚了钱，集资修了这处
养老居所，留守渔嫂集中照料，三餐同
食，老有所依。我们问起村口那块“江窑
湖古窑址”的石碑，大姐说：“那是老早的
事了。我爷爷那辈还烧过缸呢，那时候村
里好多人家都靠这个吃饭。后来缸没人
要了，窑也就停了。”听着大姐的话，看着
外墙大片孝道文化壁画，像一本摊在乡
野间的教科书。

今年再去，湖边已大变样：有了刻字
石雕，新修了江窑湖公园，还开辟了停车
场，茶社、咖啡屋、土窑面包、海鲜面一应
俱全。咖啡店主是本地青年，见家乡改
造，便回来开了这间店。他说，傍晚常有
周边老人来唱越剧、吹萨克斯，在外的退
休老人也愿回老家养老。“能守在家人身
边，在家门口有份收入，参与家乡发展，
心里踏实。”

江窑湖还是那汪湖，再访时，已带着
勃勃生机换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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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偶遇江窑湖
□刘小红 文/摄


